
●●●●● ● ●●●●●● ● ● ●●

长 征 副 刊２０２５年７月９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邵景院 12

第
六
四
九
八
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穿越历史烟云，中国人民浴血奋战、

救亡图存的抗战岁月，至今依然让每一

位中国人刻骨铭心。

我从小就听老人和老师讲发生在故

乡沂蒙山的渊子崖抗日的故事。这些

年，我数次探访沂蒙山区的莒南县渊子

崖村，追忆那段英雄史诗，凭吊这群平民

英雄，拜访亲历者，追寻普通村民浴血抗

击日军的感人故事。

去年清明假期，我回老家祭完祖，就

再次驱车来到渊子崖村缅怀先烈，感受新

变化。渊子崖烈士纪念塔周围的柏树、塔

松、杨柳正在吐绿，各种花朵在怒放，纪念

碑和雕像在阳光照耀下更显威严与坚

毅。正巧，我遇到县里、镇上的同志正在

和技术人员商量“莒南县渊子崖文化综合

体项目”实施工作。据板泉镇的同志介

绍：“这个项目重点对渊子崖抗日烈士纪

念塔周边区域改造提升，采取露天历史展

馆形式，还原历史场景，同时借助渊子崖

红色文化推进镇域文化综合体建设，目的

是持续弘扬沂蒙精神，传承好红色基因。”

该村一位长者说：“打造红色文化基

地，把先辈的故事传下来，是我们后世子

孙的责任，我们盼望已久了。”

“渊子崖抗日”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渊子崖村全

体村民在年仅 18 岁的村长林凡义带领

下，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和铡

刀，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从天刚刚亮，一直打到天黑。这是一次

激烈悲壮的浴血保卫战。

那是 1941 年 12 月 19 日，冬至节气

将至，寒风彻骨。对沂蒙抗日根据地进

行“铁壁合围”大扫荡的日军没找到八路

军，转而把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沭水县

渊子崖村（现属莒南县）围得水泄不通。

一阵猛烈的钢炮轰炸和轻重机枪扫射

后，土围子没被轰开，日军就发起了冲

锋。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端着刺刀，成群

地向村庄冲来。当日军进入土炮射程，

林凡义大喊一声“放！”刹那间，20 多门

土炮一齐开火。尤其是能连续发射的

“五子炮”，虽然炮筒里装的是铁砂、铁耙

齿、钢钉和碎铁锅片，但杀伤力大，瞬间

就把日军炸得人仰马翻，死伤严重。日

军的第一次冲锋被打退。

狂傲的日军不肯罢休。战至 10 时，

双方已经打红了眼。村民没人退缩，多

门“五子炮”的炮膛都烧红了。日军的机

枪像炒豆子般扫射，一次次进攻都被英

勇的村民击退。激战一上午，日军没能

突破村庄的土围子。

中午时分，狡猾的日军把进攻的地

点改为村东北相对薄弱的围墙。日军先

用钢炮轰，围墙虽然没倒塌，却被炸出了

缺口。日军近了，村民们凭借围墙，用土

炮、土枪开火反击。年富力强的林九兰

举着大铡刀躲在缺口处，日本兵刚钻进

头来，就被砍了一铡刀，顿时脑浆迸裂。

他一连砍了 7 个敌兵。

敌人蜂拥而上，情况万分危急。林

凡义动员说：“鬼子进村了，老少爷们，咱

们拼了！”“拼了！”“拼了！”全村 300 多名

村自卫队员和老弱妇孺同仇敌忾，用铁

铲、铁锨等农具，在胡同里、家门口与日

军打起巷战、肉搏战。有的父子在巷口

阻击，有的夫妻在院里同日军拼杀，有的

母女合力同日兵打斗，村里到处是火海、

鲜血和尸体，到处是砍杀声、怒骂声和惨

叫声……以种地为生的渊子崖村民，用

血与火的拼杀、生与死的抗争，誓死捍卫

自己的家园和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

太阳快落山时，村东传来了清脆的

枪声。是八路军赶来救援渊子崖！日军

担心夜间作战吃亏，于是边放冷枪，边朝

东南方向撤退。这一战，共毙伤日伪军

154 人，打出了农民群众英勇抗战的气

势。战斗中，147 名村民壮烈牺牲，谱写

了全民族抗战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此战很快闻名全国，延安《解放日报》

发表社论，盛赞渊子崖群众武装抗敌为

“村自卫战的典范”。1942年该村被滨海

专署（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下辖机构）授

予“抗日模范村”称号。1944 年 5月 1日，

沭水县政府在该村北山岭上立塔纪念，塔

身铭刻着渊子崖保卫战死难烈士的姓名。

渊子崖村老百姓的这一英勇壮举，底

气、勇气和凝聚力来自哪里？该村位于纵

贯沂蒙山区的沭河以东，处于敌占区和抗

日游击区之间的“拉锯区”。1940年 1月，

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独立营进驻渊子崖

村。这年 10月，抗大工作团也来到村里，

向村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年底，村里

就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那年刚满 18岁

的林凡义被推举为村长。接着，村里又成

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和以青年为主的

“游击小组”等群众抗日组织。

渊子崖村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

刺。驻在沭河西岸小梁家据点的日伪

军，曾向渊子崖村索要钱粮，被打得狼狈

逃窜，处心积虑要摧毁这个村的抗日组

织，扬言要“血洗渊子崖”。年轻、勇敢、

智慧的村长林凡义早已经把各家各户的

火药、土炮、枪支、大刀集中起来，分配布

置到土围子上的各个战斗岗位，做好了

拼命迎敌的思想、物资和战术准备。

2019年春，我采访了当时 89岁、亲眼

见证那场战斗的林崇兴老人。他介绍说：

俺这个村是林姓“父子村”，当年各个大家

族推荐出 9 个“支长”，村长一声令下，各

个支一呼百应；再说俺村有舞刀弄枪的传

统，多半村民懂些拳脚，“游击小组”的成

员个个武艺在身；关键时刻人心齐，敢拿

起手里的家伙，村长年轻有冲劲、有号召

力，敢打敢拼，极大提振了士气。

那惊天地、泣鬼神的炮声，打出了

“头可砍、血可流、气节不可丢”民族精神

和“同心同德、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烽烟远去，现如今村里成立了土地股份

合作社，发展蓝莓、樱桃特色林果产业，

村民以土地入股，年底分红，日子过得舒

心红火。该村青年以先辈为傲、以献身

国防为荣，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 100

多人参军入伍，已获喜报 76 人（次），18

人荣立三等功……

硝烟散尽，远逝的炮声已化作警醒

的晨钟，时刻敲响热爱家园、守望和平

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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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春，我与几位战友相约前往

卢沟桥。走近卢沟桥，我的脑海里随即

翻腾出一些历史和现实的种种信息和

情感来。

一

现 实 中 的 卢 沟 桥 ，给 我 的 第 一 感

觉 一 如 想 象 中 一 样 ，苍 老 而 不 失 端

庄。她苍白的桥体上布满了岁月的凸

凹，新修平整的桥面中间保留了一段

原始桥面，远远望去仿佛翻腾不息的

历史之波。

站在卢沟桥上，会让人在触摸历史

的过程产生强烈的岁月沧桑感。站在

一个名为“卢沟晓月”的御碑前，我的思

索一如天际的白云，在历史天空中凝成

一道别样的风景。

公元 1153 年前后 ，女真族所建立

的金国迁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

北京的建都史由此开始。为了适应当

时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金朝统治者

决定在永定河上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石

桥。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卢沟河使

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明昌三年

（公 元 1192 年）三 月 成 ，敕 命 名 曰 广

利。”

算来到今年为止，卢沟桥已经在永

定河上整整跨越 833 年。800 余年的岁

月里，卢沟桥一直稳如泰山，承载着南

来北往的脚力与车履，也见证了一幕幕

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和战争场景。

二

我和战友们走在卢沟桥上。

思绪翻飞中，我不禁想，如果卢沟

桥有灵，在她 800 多年的记忆深处，最

难忘的恐怕还是 80 多年前那段惊心动

魄的日子吧！

她不会忘记，88 年前，日本军队就

驻在不远处的龙王庙附近。

她不会忘记，88 年前的 7 月 7 日晚，

日本军队借口“失踪”士兵 1 名，要求进

入宛平城搜查。

她不会忘记，88 年前的 7 月 8 日晨

5 时许，日军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

军队发动攻击，并开始炮轰宛平城。

当然，让她印象深刻的，应该还有

那个叫作吉星文的中国军人。

吉星文，字绍武，生于河南省扶沟

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家，系著名抗日将

领吉鸿昌之侄。

卢沟桥事变后的 7 月 8 日夜 12 时

许，奉命驻守卢沟桥的吉星文，带着数

十名突击队员，趁着夜色，用绳梯爬出

宛平城，挥舞着大刀，出其不意地将日

军 1 个中队全歼在对面的铁路桥上，夺

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

可惜的是，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战，

吉星文不得不执行避战的命令，最终放

弃了洒满官兵鲜血的卢沟桥。

三

离卢沟桥不远，在北京城区内，有 3

处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即赵登禹

路、佟麟阁路和张自忠路。

1933 年初，“长城抗战”打响。时为

第 29 军 109 旅旅长的赵登禹奉命长城

御敌。在赵登禹率领下，长城垛口失而

复得达 20 多次。腿部负伤的赵登禹忍

着剧痛，仍坚持指挥战斗。部下劝他休

息，他厉声说道：“抗日救国，军人天职，

养兵千日，报国时至！”是役，他率领大

刀队，把敌人野炮营砍杀殆尽，炸毁敌

人大炮、坦克、辎重粮草，狠挫了日军的

嚣张气焰。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攻宛平城。

身为南苑指挥官的赵登禹，率部与日军

进行激烈的厮杀。此战中，赵登禹身受

重伤。卫士劝其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

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一

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

迷过去。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

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

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

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

停止了呼吸。

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

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

言。至今，他的墓仍然紧临着京广铁路

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

车，就像仍在守护着那里。

佟麟阁（1892~1937），生于河北省

高阳县。长城抗战中，佟麟阁以第 29

军副军长身份参加战斗，取得喜峰口大

捷，获得国内舆论赞赏。

1937 年 7 月 27 日 ，日 军 大 举 进 犯

南苑，宋哲元令南苑第 29 军军部迁入

北平。佟麟阁在生死存亡关头，不愿

离 开 ，决 心 与 南 苑 官 兵 一 同 誓 死 坚

守。他说：“既然敌人找上来，就要和

它死拼，这是军人天职，没有什么可说

的。”

当时，日寇集中火力，炮火射击、飞

机狂炸。佟麟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

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

稍退裹伤，他说：“情况紧急，抗敌事大，

个人安危事小……”官兵感泣，拼命冲

杀。后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带伤指挥

作战的佟麟阁头部又受重创，壮烈殉

国，时年 45 岁。

张自忠（1891~1940），山东临清唐

园村人。1940 年 5 月，率 2000 人前出作

战的张自忠亲笔昭告部队：“国家到了

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

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

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

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

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

改变。”

是役，张自忠指挥部队面对人数和

装备均占优势的日军，反复冲杀 10 多

次。在卫队掩护下，张自忠本可撤退，

但他坚持带伤指挥作战。最后，他全身

数处中弹，为国捐躯。

四

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全民族抗战，

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8 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国民政

府要员坦言：“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

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

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

1938 年 5 月 ，英 国 驻 华 大 使 卡 尔

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

己也是为我们而战……”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曾评论

道：“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

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

国之一及联合国的创始国……在其近

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

此刻那样崇高。”

我曾经在访问日本时，采访过日本

的学者、记者和学生。我发现采访对象

里知晓七七事变等日军侵华罪行的日

本人并不多见。尤其是偏年轻的群体，

更是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但 是 ，历 史 终 归 是 历 史 。 不 论 日

本社会如何漠然，中日关系都必须“以

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对于一个

国 家 和 民 族 来 说 ，忘 战 必 危 ，好 战 必

亡。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首先

要建设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在这个

国 家 里 ，人 民 自 强 不 息 ，国 家 国 富 民

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防

止被外族侵略，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卢沟桥怀想
■丁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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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不 久 前 ，我 与 军 校 时 的 教 员 通 电

话，恰逢学校组织即将毕业的学员进行

毕业综合演练。兴安县、全州……当教

员提起这些熟悉的地名时，我心中关于

3 年前那个夏天毕业综合演练的记忆被

唤醒了。这段记忆中，让我印象最深刻

的，当属那段“风车路”。

清晨，微风习习，绿荫葱茏中透着

静谧。随着“嘟嘟……”急促哨音响起，

我们迅即穿戴装具，全副武装，踏上这

次演练的难行路段。这已是演练的后

半程，大家都感觉比较疲惫，但队伍依

然在有序行进，与周围的绿色融为一

体，显露着勃勃生机。

出发不久，眼前开阔、美丽的景象

让人心旷神怡。蓝天白云下，葱绿色的

草地一直延伸至远处，一架架风力发电

机的风车散布在山坡、山头。近处，果

树林中村舍点缀，炊烟袅袅。田地间百

花竞相开放，绿树、白墙、黑瓦，俨然一

幅田园风光画。风吹过，风力发电机的

风车叶片徐徐转动，就像我们虽然走得

不算快，但脚步从未停下。

“‘敌’无人机飞来！”正当我沉浸在

美景中时，特情传来。“隐蔽！”来不及反

应，我便被战友拉拽着藏进身旁的灌木

丛里。很快，我们的队伍就从“一字长

蛇阵”变成一条绿色的“卧龙”。我们在

紧张的隐蔽中等待下一步指示。“前方

三岔路口有‘敌’巡逻力量”“通过雷区”

“抵近侦察”……随后，我们一边处置各

种“险情”，一边嘀咕着桂北多变的天

气。此时，湛蓝的天空正逐渐变得阴

沉。

大雨忽至。为了背囊不被大雨淋

湿，我们掏出雨衣边走边穿。一阵暴风

雨过后，战友们的脸上、身上都在滴水，

有雨水，也有汗水。我们深一脚浅一脚

地走在泥泞的山路上，相互搀扶、互相

鼓励，跌跌撞撞前行。行进时，不时传

来“宣传鼓动员”加油鼓劲的声音。大

家在互动中，又多了几分活力。

时至黄昏，我们迎来一次大休息。

骤雨过后，山林间透着一种清新感。再

看风力发电机的风车，宛如卫士般站立

在山上，叶片的影子被斜阳拉长铺在草

地上。我们知道，从山的那边到山的这

边，海拔在上升，我们离终点也越来越

近了。

因 地 形 复 杂 、演 练 课 目 设 置 等 因

素，教员要求以排为单位分批出发，独

立处置突发情况。标定路线，清点人

数，明确分工……短暂地调整后，作为

阶段指挥员，我带领队伍向前方发起了

冲锋。

一 天 的 行 军 ，加 之 山 路 崎 岖 难

行，大家出发时的激动心情已渐渐被

疲惫代替。夜已很深了，刚走出一个

林 子 ，又 进 入 一 个 。 前 方 路 更 陡 峭 ，

杂草更多。行至一处山林时，左边是

一 条 水 沟 ，月 亮 倒 映 在 水 中 明 晃 晃

的 ，右 边 是 深 及 小 腿 的 草 丛 ，一 不 留

神 就 有 可 能 踩 滑 掉 入 水 中 。 为 了 确

保 安 全 ，我 提 醒 大 家 打 起 精 神 ，并 派

出尖兵探路。

一 路 上 ，我 们 蹚 过 山 间 溪 水 ，穿

过怪石林立的“乱石滩”，正准备攀越

接近垂直的“绝望坡”时，大家因过于

疲惫，只能先暂时停下了脚步。这时

教 导 员 走 过 来 对 我 们 说 ：“ 没 有 比 你

们 更 高 的 山 ，没 有 比 脚 更 长 的 路 ，山

在 脚 下 ，路 在 远 方 ，你 们 的 目 标 是 山

顶，加油啊！相信你们能上去的！”大

家没有说话，只是在心里暗暗地想：4

年 磨 炼 都 过 来 了 ，没 有 理 由 不 走 下

去 ，哪 怕“ 绝 望 坡 ”再 难 ，我 们 也 要 坚

持走到终点。

一路上，我们不时听到教员说，“坚

持 ，前 面 还 有 500 米 ”，走 了 一 程 又 一

程，拐了一弯又一弯，也不知走了多少

个 500 米。抬头望，风力发电机的风车

依然离我们很远，仍然不见山顶。

终于，我们到了山顶，有人在大声

呼喊，有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内心都

无比的高兴。我们卸下背囊，躺在一块

巨石上，感受着从山谷间涌来的风，带

着湿润的泥土气息，那香气让人沉醉。

极目望去，天光在阴云的缝隙里缓慢渗

出，远处的山脊线模糊不清，像是被淡

墨晕染的宣纸边缘。漫山遍野的风车

在晨光中缓缓转动，巨大叶片划破凝滞

的空气，发出低沉的嗡鸣声。那声音深

沉、有力，听着让人安心。

这时，有人提议我们一起唱《特种部

队之歌》。于是，山上响起歌声：“势如

雷，疾如风，我们是忠诚的特种兵……”

我们的歌声响亮，传得很远很远。

毕业那段“风车路”
■李兴友

口令在班长的喉腔中炸裂

立刻绷紧新兵们的神经

二十只脚如热锅里的蹦豆

腾起满地纷杂的烟尘

皮带校正锁扣

衣袖摩擦触碰

十双眼球迅速望向同一方向

所有骨骼瞬时挺直就位

胸脯自此挺起连绵山峦

呼吸开始蕴积冲天涛浪

钢铁根须咬紧大地躯体

青春热血融进旗帜底色

向右转，视线闪电般折了个直角

齐步走，崭新迷彩汇入绿色长城

兵与枪的契约

一个人与物体的契合

如天地星月默然相约

枪管在月色里泛着冷光

兵的指纹缓慢渗入钢铁缝隙

像一场无声占领

扳机是另一根指骨

吸吮着人体的灵性

金属与血肉的边界

生长英雄誓言

准星切割每一寸风

兵的瞳仁也填入枪膛

与子弹聚合一起

编辑烈焰警句

硝烟于血管中流淌

枪托抵住肩窝

以壮烈的姿态俯卧阵地

兵与枪合体为伏虎

在冷峻的注视中等待

呼啸的时刻来临

集 合（外一首）

■李增瑞


